
《聞聲識奶奶》 

 

常言道，聞聲如見人。生活中，總有些人只要聽到他的聲音，即使還沒有看

見他，你就知道是他了，腦海中甚至會浮現他的身影，或者曾經與他渡過的時光。   

 

「咳……咳……」一兩聲的咳嗽聲從電話中傳來，無須多言，我便知道現在

身處電話另一頭的人是誰了――我的奶奶，還是那熟悉的咳嗽聲，連節奏也沒變。

「楚生啊……」電話另一頭的人輕呼我的名字，她的聲音聽起來虛弱無力，彷彿

是某種易碎品，再多使上些力便會碎掉了，但聲線仍是跟回憶中的一般輕柔和堅

定。「你要好好學習，身在他鄉要照顧好自己啊。咳……咳……那裏的東西還吃

得習慣嗎？」一如既往的問候，這次卻是如此的令人痛心。我的眼眶早已泛紅，

再也容納不下更多的淚水，淚水沿着面頰慢慢往下流。「我會的，東西還吃得習

慣，你也要保重身體，你……」還沒等我把話說完，另一頭便傳來了刺耳的聲響，

那是心電圖機的聲音。等我反應過來的時候，電話已經掛了，我也早已淚留滿面，

泣不成聲了。待我收拾好了心情，便打開了母親於前幾天傳給我的語音訊息，那

是奶奶提前錄好的遺言。訊息裏的聲音仍然是那麼的輕柔和堅定，語速慢慢的，

偶爾有一兩聲的咳嗽，只不過聽上去健康了許多。 

 

小時候的我調皮搗蛋，不愛讀書，總到處去，一不小心就把腿摔斷了，只好

被送回老家靜養。記憶中的奶奶總愛坐在藤椅上，看看報，織織圍巾，逗逗貓，

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的愜意。奶奶的臉上總掛著笑容，明亮有神的眼晴笑起來彎成

一道月亮，嘴旁還掛著兩個酒窩，歲月在她的面上留下了痕跡，臉上有着數條的

皺紋，看上去和藹可親，温暖如春風。因為要靜養，我只能坐上輪椅上，也沒辦

法到處去。這對我而言，彷彿如同坐牢一般痛苦。我每天無所事事，雙眼無神，

也不怎麼打理自己，看上去頹廢極了。奶奶看我每天無所事事，又無心讀書，便

出聲道：「楚生啊……咳……沒事做嗎？」我聞聲回頭看去，點點頭。據父親說，

奶奶年輕沒養好病，老了就壞身子了，說話總會帶兩聲咳嗽聲。只見奶奶笑了笑，

拍了拍藤椅旁的小矮櫈說：「陪奶奶織織圍巾，怎麼樣？」我想着也沒事可做，

便同意下來了。奶奶的聲音跟她的為人一樣，溫柔又堅定。我坐到那張小矮櫈上，

奶奶手把手的教我該如何把線頭固定好。「咳……楚生啊……要把這條繞上來才

行……」奶奶斷斷續續的説話聲從耳邊傳來「楚生啊……不能急啊。」她的聲音

令人如此心安，我剛要冒起的怒火，又瞬間熄滅了。我皺皺眉頭，只好再試一次。

經過我多次的嘗試，最後終於成功了。 

 

在那之後，奶奶因身體越發衰弱，我亦出國求學，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但每次通話時，奶奶仍會用她那柔和又堅定的聲音輕呼我的名字和問候我最近如

何，即使相隔萬里，她的聲音亦傳到我心底深處，溫暖我的心底，堅定我的意志。

如今天人相隔，我怕是再也沒有機會與她通話了。人們常言道，失去後才懂得珍



惜，如今，我終於明白其中的深意。曾經的一幕幕更如同一把把刀，刺痛我的心

底。縱使我如今後悔莫及，亦無力回天。  


